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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利华指出，环境史“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互相依存的动态整体，致力于揭示两者之间双向互动（彼此

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着重探讨系统内部众多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历

史关系、过程和动力机制”，“从时间纵深之中探寻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彼此因应、相互反馈和协同演化的复杂机制”。

钞晓鸿指出：“环境史不仅需要考察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而且还要揭示互动背后的内在机制，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

———以基诺山“森林交换”为个案

董学荣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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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诺山森林交换”，既是当地群众追赶“先进”和对现代文化强烈认同的内在需要驱动的结果，也是

国家、市场等外在需要与内在需要相契合转化为巨大的现实需要的产物，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内地化进程

及国际政治博弈、国内统筹发展和市场、科技、文化、心理等内外力量交互作用下的“积渐所致”。环境变迁

的驱动因素千差万别，动力机制却日渐趋同，从而在更加根本的层面和更加普遍的意义上揭示了环境变迁

的内在联系与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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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
越来越多的关注①，日益成为环境史深入发展绕不

开的前沿问题。从现象描述、动因分析，到动力机

制，体现了环境史研究的层层深入。环境史产生近



半个世纪以来，从异军突起、风靡全球到成为显学，

对环境变迁的现象描述和动因分析都取得了累累硕

果，动力机制则未看到相关专题研究成果。环境变

迁的动力机制研究，旨在把握人与自然互动演变的

内在联系，深入认识环境变迁的规律性，为生态环境

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有深度的借鉴，减少形

式化、表面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环境变迁

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根源，而且有复杂的动力机制，对

此关注的缺失，正是某些学科在解决环境问题中既

功勋卓著而又无能为力的深层次原因，也正是环境

史的重要价值所在。

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和驱动因素是既相互联系

又处在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所谓动力机制，“其

本质是描述动力与事物运动与发展的内在联

系。”［１］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是构成环境变迁动力

机制的因子，环境变迁动力机制则是各种驱动因素

相互作用形成合力推动环境变迁的作用方式和过

程。驱动因素关注的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何种环境变

迁，动力机制研究的是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形成

合力推动环境变迁，两者关注的侧重点和层次性有

显著差异。“机制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抓住了

机制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抓住了事物的要领。对

机制的研究，意味着对事物的认识已从对现象的描

述演进到对本质的说明”［２］。有专家认为，环境变

迁的“驱动机制”，比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更确切，

即是说，是指自然和人类的各种力量驱动环境变迁

的机制。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忽视了至关重要

的一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关

系，即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问

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因而，环境变迁的动力机

制，比驱动机制更确切，更深刻。环境变迁动力机制

研究已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但研究刚刚起步，亟需

深化。个案研究是深化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研究的有

效途径。麦克尼尔指出：“要从全球角度阐释环境

变迁的动力机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一件极

为危险的事，但是如果抓住一些关键因子，对加强我

们对环境的理解，却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３］基诺

山森林交换，为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研究提供了典型

个案，也许正是我们可以抓住的“关键因子”。

基诺山“森林交换”①，是指以橡胶树大规模种植

为代表的人工经济林对原始森林和次生林的整体性

置换，是外来物种对本土物种的置换，是单一物种对

物种多样性的置换，既是“哥伦布大交换”②在特定时

空中的现实性进展，也是当前基诺山乃至中国西南边

疆地区环境变迁的一种典型。基诺山森林交换是多

种因素协同驱动的结果，为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研究提

供了典型实例。本文试图以基诺山森林交换为例，深

入探讨环境变迁动力机制，以求教于专家同仁。

一、基诺山森林交换的驱动因素

经济利益的内在驱动。１９６３年，在云南热带作

物研究所和国营景洪农场的帮助下，基诺山橡胶试种

成功，可见最初在基诺山种植橡胶，并不是当地群众

的自觉行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基诺山开始实施

“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因地制宜，综合发展”的经济发

展方针，把橡胶、砂仁、茶叶作为三大支柱产业。但

是，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橡胶的经济效益开

始显现，人们才将信将疑地开始关注这种从外部世界

引入的树种。尽管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基诺山的橡

胶种植已突破万亩大关，但更多的是为了完成政府分

配的定植任务。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胶水价格开始

上涨，当地群众才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

“摇钱树”，种植橡胶的自觉性和热情开始高涨。１９９０

年基诺山橡胶种植突破２万亩（１３３３３３ｈｍ２）。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种植橡胶，１９９８年突破

３万亩（２０００ｈｍ２）。伴随２１世纪初橡胶价格疯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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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基诺山位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不仅以基诺族著称，而且以热带雨林闻名，基诺族先民自古以来“种茶好猎”，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伴随大规模刀耕火种，开始探索砂仁、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实行“以林为主”的经
济建设方针，大力发展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乃至基诺山五分之一的热带雨林“交换”成了橡胶等经济林。

“哥伦布大交换”是一件关于生物、农作物、人种、文化、传染病以及观念在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的一场引人注目的大

转换。１４９２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陆，这是世纪性大规模航海，也是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联系的开始，促进了东西半
球及世界各地之间物种的交换。这种生态学上的变革，便称之为“哥伦布大交换”。需要指出的是，“哥伦布大交换”是跨越

时空的物种传播，尽管其探讨的是１４９２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但远远在此之前就已发生而至今仍在继续。参见百
度百科：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涨，不仅所有适合种植橡胶的地方都开辟成了橡胶

林，甚至出现了“毁田种胶”“毁林种胶”的情况，２０１０
年突破了１０万亩（６６６６６６ｈｍ２）。橡胶种植面积与
橡胶价格呈正比上升。由此可见，追求经济利益的驱

动，是基诺山森林交换的内在动力。那么，人们片面

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又何在呢？概言之，是脱贫致

富、改善生活，丢掉“原始落后”帽子，实现跨越发展、

赶超先进典型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基

诺族便跨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直

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 ，又实

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４］。

市场经济的外在牵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

手”，在基诺山森林交换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明显。

没有政府“计划”的推动，基诺山的森林交换是不可

能实现的。但是从１９６３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
２０年间基诺山的橡胶种植面积增长之缓慢也是有
目共睹的，直到１９８０年，基诺山的橡胶种植面积仅
有２２１亩（１４７３ｈｍ２）。紧接下来的２０多年间却呈
现出“井喷式”增长，２００７年基诺山的橡胶种植超过
９万亩（６０００ｈｍ２），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相比增长
了４００多倍。应该说，这中间的驱动因素是多方面
的。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１９９２年中共十四大提出
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

诺山橡胶种植面积的急剧增长和森林交换迅猛发

生，正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过程相

一致的。历史上，基诺山是有名的“六大茶山”之

一，茶叶生产交换名不虚传，但一般都是以物易物的

不等价交换，总体上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计划经济

时代，“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基诺山也不能幸免。

这也许是基诺山橡胶种植前２０年发展缓慢乃至停滞
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胶水价格从
１０余元飙升到３０余元，基诺山橡胶种植一发不可收
拾，从４万多亩（２６６６６６ｈｍ２）猛增到 １８万多亩
（１２６６６６６ｈｍ２）。长此以往，抑或胶水价格照此趋
势继续上涨，基诺山的热带雨林也就前途未卜了。专

家学者们惊呼：雨林啊胶林！［５］１如此巨变的推手何

在？市场！２０１５年，基诺山橡胶种植迅速扩大的趋

势戛然而止。原因何在？胶水价格一下子回落到了

十年前的水平，直到２０１６年，一直在８～９元的范围

徘徊。由此可见，市场的力量何其巨大。对此，尹绍

亭先生的分析极其精辟：“种橡胶最先发财的是傣族，

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山地民族于是相继仿效，趋之

若鹜。由于效益好，钱来得快，所以越种越多，想要限

制都不行，结果刀耕火种没人干了，绵延了数千年的

山火终于熄灭了。近２０年来，山地民族生计转型的

速度之快、之彻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这就是市

场经济的威力。”［６］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一旦和国内

外市场接轨，其需求是无限的，而资源是有限的，无限

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对基诺山的生态环

境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市场的波动，越来越成为

左右基诺山生态环境变迁的力量。

科技力量的推波助澜。天然橡胶生长受到自然

环境的严格制约，基诺山原本不在橡胶宜植区①。

地处北纬２１°１０′以北、东经９９°５５′至１０１°５０′之间的西

双版纳原本也不在橡胶宜植区，科学技术对橡胶“生

长极限”的突破才使现实需求成为可能。橡胶树喜高

温、高湿、静风，原产于南纬０～５度的南美洲巴西亚

马孙河流域７０００万ｋｍ２的冲积平原和热带雨林中。

１８７６年，英国人魏克汉（ＨＡＷｉｃｋｈａｍ）把橡胶树的

种子和幼苗从巴西运回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Ｋｅｗ

Ｇａｒｄｅｎ）培育，再将橡胶苗移植到锡兰、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等地，野生橡胶的人工种植获得成功，此后

在东南亚的种植逐渐扩大。回顾世界三叶橡胶树的

种植历史，自１８７６年魏克汉引种到地球南、北纬１７°

线内种植至今已有１４０多年的历史；国内自１９５１年

农垦大面积引种天然橡胶树至今已有６０多年的历

史，而云南民营橡胶自１９７７年发展至今刚好４０年时

间。国际上专家认为，南、北纬１７°和海拔９００ｍ是橡

胶生长的极限。相关调查规划表明，基诺山属于次宜

植区，宜植毛面积２４８万亩（１６５３３３ｈｍ２），净面积

仅１１４万亩（７６０ｈｍ２）。科技力量的嵌入，远远突破

了橡胶生长的纬度、海拔等极限，达到北纬２６°，海拔

１３００ｍ以上，基诺山的实际种植面积超过１８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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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橡胶原产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１９世纪，英国人把野生橡胶种子从巴西带到伦敦，并成功培育出了种苗，
并把这些胶苗运到英国殖民地，在锡兰和马来西亚栽种，开始进行系统的橡胶生产，并经东南亚传入中国。参见欧洲环

境史学会现任主席、德国慕尼黑大学历史系教授克利斯托夫·毛赫撰，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红译：《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环

境史？》，《光明日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第０１１版。



（１２０００ｈｍ２），而且还有扩大趋势。与此同时，科技工
作者对基诺山的倾情相助、基诺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

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都帮助人们圆了种植橡胶

发财致富梦。科技的力量由此可见，但是，“如果滥用

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

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

使她重返青春……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

的斯芬克斯之谜”。［７］

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１９０４年，刀安仁从马来
西亚引进８０００株橡胶苗在德宏盈江种植，是云南最
早引种橡胶的开始。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钱仿周等
把橡胶树引种到西双版纳。两次引种，举步维艰，发

展并不顺利。１９７８年，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
府从云南边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制定了

“在我省的边疆民族热区，在林业‘三定’的基础上，

要大力发展以民营橡胶为主的热带、亚热带经济作

物，让边疆的兄弟民族与国营农垦农场一道走上共同

富裕道路，不仅使兄弟民族真正富裕起来，还要实现

边疆的安定团结，这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都具

有深远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发展方针。［８］

云南省经济委员会陈寿昌指出，云南民营橡胶从

１９７７年至２００７年３０年实现２次跨越式发展，有以下
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视。

二是改革开放新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三是省委、省

政府在民营橡胶起步初期的具体扶持政策的贯彻落

实。四是改革开放新政策创造的国内外和平稳定的

环境和国内生产发展所创造的物质条件．推动着民营
橡胶的发展。［９］显然，这些都是基诺山森林交换的重

要原因。就基诺山森林交换来说，还包括以下几方

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打破西方国家包

围封锁和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家决定把西双

版纳建成海南之外的全国第二大橡胶生产基地，开始

大规模开垦农场，种植橡胶。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扩

大，民营橡胶种植得到逐步发展。这为基诺山森林交

换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大环境”。二是为了实现民族

平等，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必须加

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为此，改革开放之初

就确定了基诺山“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因地制宜，综合

发展”的方针，把砂仁、茶叶、橡胶确定为三大“支柱产

业”进行规划和发展。三是基诺族的特殊性要求其实

现跨越发展。基诺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确认的单

一民族，其生存发展更加引人注目，党和国家、社会各

界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支持，橡胶种植成为实现基诺

山快速发展的选择。诚如尹绍亭先生所言：“显然，如

果没有国家政权的保障，要在西双版纳设农场建胶园

那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西双版纳橡胶树的种植，并

非自然的选择，亦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国家权力深入该

区的表现，是国家政权在该区建构的结果。这一点对

于我们认识西双版纳橡胶树的种植史和生态史，无疑

是十分重要的。”［５］２

文化变迁的屏障解构。“森林孕育的文明”与其

生态环境的共生与良性互动形成了敬畏自然、保护自

然的天然屏障，传统文化的快速消失使生态环境失去

了最后的屏障。一是传统文化的碎片化和自然的祛

魅失去了最后的生态屏障。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

的消解，与自然良性互动的传统生产方式的终结，以

及保护自然的传统习惯法的解体，失去了生态环境保

护的最后屏障，乃至传统的神林、水源林、护路林、护

寨林，都失去了“神灵”的护佑，再也没有不能砍伐的

森林，再也没有不能耕种的土地。二是现代化的无孔

不入和工业文明的甚嚣尘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计方式。

历史上基诺族“种茶好猎”①，以刀耕火种为主、以采集

狩猎为辅，直接获得生产生活资料，橡胶在传统社会没

有需求没有市场。橡胶是工业社会的象征和产物，人

们通过市场出售橡胶产品赚取货币，再用货币购买生

产生活资料，从而不断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国际风云的深远影响。一是国际政治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实行政治孤立，

经济封锁，军事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橡胶成为重要

战略物资。为打破国际封锁，国家决定在海南、云南

西双版纳等地种植橡胶，使云南成为我国引种橡胶

最早的地方。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西双

版纳橡胶引种已获得成功，但如果没有巩固新生政

权和国家独立自主的需要而成为国家战略，没有

“国营”农场橡胶种植巨大经济利益的示范引领，当

地居民是否能够认识到种植橡胶的巨大经济利益因

而不惜毁林种胶、毁田种胶。国际政治逼迫下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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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伯麟图说》记载，基诺族“种茶好猎。?发作三?，中以戴天朝，左右以怀父母，普洱府属思茅有之”。



家战略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西双版纳大规模种

植橡胶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也是基诺山森林交换的

重要前提条件。二是世界市场的影响。如前所述，

国际市场对橡胶的需求直接左右着基诺山的橡胶种

植。三是物种全球化的影响。物种交换自古以来就

有，只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哥伦布

大交换”才在越来越宽广的范围和领域日益深刻地

发生。在这一进程中，原产远隔重洋的南美洲的橡

胶树才漂洋过海，经过印度、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

家来到中国，来到西双版纳，来到基诺山。

二、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探讨

环境变迁动力机制是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

成合力的组织结构、作用方式和运行过程。基诺山森

林交换，是人与自然互动演变的结果，是历史与现实，

内因与外因，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心理等各种因素

深相契合，市场牵引与科技助推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们的需要变成现实的力量有赖于自然环境提

供的条件。在相互作用的多重动因中，焦点还是集

中在人与自然发生作用的“界面”。人的需要和作

为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没有自然环境提供的基础条

件，基诺山森林交换便不可能发生。凭借现代先进

科技，橡胶种植迄今为止也只能达到北纬２６°以南
地区。即便在基诺山，也还有亚诺①一带难以收到

较好的种植成效。由此可见，自然不是历史的背景

或舞台，任何历史都是人与自然的“共舞”。正如克

罗农所言：“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

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

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

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１０］

现实需要与历史发展的统一形成现实的动力。

现实需要受到历史发展的制约。人们创造历史并不

能随心所欲，而要受到历史和传统的制约②。基诺

山森林交换，看似偶然发生，实则“积渐所致”③。不

仅有复杂的现实动因，而且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历

史影响深埋其中而往往被忽视从而导致短视，“理

性经济人”的非理性选择难免导致“公地悲剧”。

外因主导作用只有和内因主体作用有机结合才

能变成现实动力。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文化，

基诺山的变迁都打上了外部力量深深的烙印。从攸

乐同知的短暂兴废、普洱茶的垄断经营到１９４９年以

后的毁林开荒，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以林为主”，

莫不如此。但是，诸多外部驱动力量，都要通过内因

发生作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基诺山橡胶种植的

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就是有力的证明。而外部力量

的“僭越”往往导致环境灾难的发生。只有土著的

生存权、发展权、资源权、环境权等都得到保障，人与

自然的良性互动演变才能实现。

科技在环境变迁中的巨大作用不容忽视，但不

是决定性因素。正如江晓原指出：“环境问题不是

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就能解决的”，因为“环境污

染归根结底也不是科学技术带来的”［１１］。环境史上

的“悲观论”“衰败论”固然有待批判，“唯科学主

义”的虚妄正在被人们所认知。环境问题，实质上

是文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

环境变迁动力机制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

性。环境变迁动力机制会因构成要素、主导因素、作

用力量大小的不同而改变。环境变迁驱动因素的多

元性，决定了不同时代的驱动因素的组成有差异，而

且主导因素也有此消彼长，因而，不同时代的环境变

迁动力机制会有时空差异。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的组

成要素还有地域与民族的差异，因而具有地域性和

民族性。驱动因素的多元性、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

性，决定了环境变迁动力机制的复杂性。钞晓鸿指

出：“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及其机制十分复

杂，涉及环境因子与影响时效，社会经济结构与时空

差异，这是环境史研究面临的很大难题。”［１２］

当前，中国橡胶已在海南等省区及云南省西双版

纳、普洱、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地州市广泛种植，

南亚、东南亚等地许多国家橡胶种植也有所发展，因

而，“基诺山森林交换”，就其空间维度而言，是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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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亚诺寨即过去的龙帕寨，由于海拔较高，橡胶种植一直都不成功，是基诺山迄今为止唯一没有种植橡胶的村寨。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８５页。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安者非一日而安，危者非一日而危，皆以积渐然。”



际性的问题。在时间维度上，“基诺山森林交换”是

“哥伦布大交换”在当代基诺山的延伸和体现，是具

有时代性的“哥伦布大交换”的前沿问题。“哥伦布

大交换”作为环境变迁的一种典型现象，意味着“基

诺山森林交换”所揭示的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广泛

存在于诸多领域的环境变迁之中，亦即不同的环境变

迁，其动力机制日益趋同。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

信息化等等，是近现代历史的产物，其显著特点就是

“标准化”，是对无差别的同一的追求。“反全球化”

作为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意味着对这种同质

化的根本否定。一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同质性因素

增加。看似无关的国际政治和世界市场两种力量，在

基诺山森林交换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２０世
纪人类成为影响环境变迁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基诺

山也与世界同步。二是环境问题与制度设计的关联。

约阿希姆·拉德卡指出：“很显然，社会制度与环境状

况存在紧密联系。一般来说，环境问题源于缺乏克服

短期利己主义和有利于长期集体生活条件的能力的

社会。”［１３］三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共同性。“生态危机

常常伴随着权力使用的机会”，“环境问题，尤其是水

和森林的利用很早就成了政治问题”。［１４］１０１四是资源

权属对环境变迁影响的共同性。“环境问题从根本上

来说很简单，即在所有的地区，如果当地居民没有能

力控制资源，限制外来人口，环境就会恶化。”［１４］３０五

是人的需要的共同性①，具有共同的“文化迫力”②，而

人的需要的实现尽管可能有多种途径，但都要受到这

种共同需要的制约。六是“道法自然”的“宿命”。自

然是最高的法则，退一万步说，“人定胜天”目前为止

尚不能证明。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

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

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

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

消除了。”［１５］１９６２年周恩来总理视察西双版纳时嘱
咐：“林区开荒不能破坏自然，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

做不通。”［１６］由此可见，人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行为

的结果和影响，尤其是“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选择，

往往成为“公地悲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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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已对此做了深刻揭示。

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相关论述，他认为人类有机的需要形成了基本的“文化迫力”，迫使任何文化产生种种

基本的结构。


